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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雄月，女，1935年出生，浙江宁波
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3年考入清
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55年转入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专业。1958年9月毕业被分配到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1966年转至四川715所，
1984年转入武汉核动力运行研究所。历任
大组长、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著
有《核动力工程中的反应堆物理实验》，
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国
防科工委、中核集团等颁发的科技成果奖
9项。

清华岁月

1953年高考，我和二哥都考入了清华

大学机械系。9月，清华大学派老师来上

海接新生入学，包了两节火车车厢，火车

在浦口停留时，还为学生供应食品。送到

校园后，我们女生被分配住到强斋，我二

哥住在荷花池宿舍，第二天就有老师送我

们去颐和园游览，中午还送来包子和菠菜

炒鸡蛋。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安静下来

时就特别想家，坐在知春亭大哭了一场，

什么地方也没去玩。我二哥皱起眉头坐在

一旁，他也很想家，但他忍着不掉泪。

清华大学的功课排得很紧，开学后大

家就忙碌起来。校园大，每天够我们走

的，第一堂课在阶梯教室上，第二堂课可

能在化学馆上。下课到大饭厅吃饭，晚上

还要到图书馆复习功课。清华同学都特别

勤奋，晚上在图书馆上自习还需要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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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九〇九基地的旅程
○陈雄月（1958 届工物）

位。我的动作较慢，第一学期全靠我二哥

帮忙占座。另外，我们从上海来京的学生

不知道要吃馒头，早上吃一碗稀粥，到10

点钟就饿得不得了，到后来也学会了吃

馒头。

开学后听蒋南翔校长的报告，传达时

事任务和中央政策精神；钱伟长教务长的

报告也很精彩；马约翰老师的报告是令人

终生难忘的，“为祖国健康工作 50年”

的口号成为大家的锻炼目标，还规定要通

过劳卫制考试。学校还常请名人来演讲，

外交部乔冠华的报告很受欢迎，我们在校

园里也可常看到中央领导的身影。印度尼

西亚时任总统苏加诺来演讲时，周总理在

一旁作陪。这些都鼓励着大家努力学习，

奋发向上。

学校里的课外文娱活动也很丰富，除

看电影、参加周末舞会外，我们还可以去

音乐室聆听古典音乐，参加国内外音乐讲

座，参加舞蹈团学习集体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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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一年后大家都适应了紧张又有节

奏的校园生活，大一、大二我在机械制造

系机械制造专业八二班，完成了数理化基

础课及画法几何、工程画等设计必修的公

共基础课学业。班干部吕孝勤和何祚倩还

鼓励我去班会上介绍过一次学习经验，这

说明我已适应了紧张的校园生活。

后来，我被通知转入工程物理专业学

习，我转入的班是从全校各系抽出来的学

生组成的该系第一个班，共46个人，由何

东昌先生任系主任。这个系的成立，意味

着国家建设急需培养比院系调整后的工

学院更高一级的尖端人才。到这个班要学

习更多的现代科技知识，第一年还得花全

力补充高一层次的基础理论课，如赵访熊

教授的特殊函数、运算微积分课，栾汝书

教授的积分方程课，李欧教授的高等数学

课，杜庆华教授的弹性力学课，孟昭英老

师的无线电电子学课，欧跃华老师的高等

化学课；还有新从美国回来的受聘教授们

的课程，如徐亦庄老师的量子力学课，王

明贞老师的热力学统计物理课，徐樟本老

师的电动力学课；也有每周从校外请的专

家来讲授的课程，如中科院力学

所林鸿荪老师的高等力学课，彭

桓武教授的反应堆物理课，杨承

宗教授的放射化学课，梅镇岳教

授的原子核物理课，还有虞福春

老师的核物理实验测量技术课；

专业课核理论课由从苏联留学回

国任教的张礼教授讲授。另外，

我们每周还要赶到北大去听两次

加速器课及电工技术课等。

这十七八门课要在两年内学

完，任务是相当重的。为了赶时

间，有一年暑假前，我们曾蹚着

水去听课。系里能请这么多优秀老师给我

们上课，何主任是功不可没的。这些课

程为我们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7年3月，蒋南翔校长传达毛主席

《论十大关系》时，大家情绪还很高。5

月去参观完北大的“一株毒草”大字报

之后，学校几乎就停课了。1957年暑假，

全班去酒仙桥电子管厂参观实习，上半年

课程都已学完，其后就上些第二外语英语

课。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因理工合校问

题，我班有4位同学被划为“右派”。大

四时全班分4个专业学习核物理实验、反

应堆工程同位素、加速器等，我被分在核

物理实验专业。该专业共10位同学，分别

是赵葆初、陈玲燕、季莲华、温登进、王

继禹、程庆长、戚鸣皋、牟绪程、王琦和

我。张礼教授的课是我们的主课。据说学

校原来打算第五年将我们这批学生分配到

中关村赵忠尧教授处做毕业论文的，反右

派斗争开始后就取消了，一部分同学留校

当教师，大部分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

我在大四结束时，因胃病严重而便

血，在校医院住院一周，基本好转后身

2018 年工物系物八班毕业 60 周年聚会合影。前排左

4为陈雄月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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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仍很弱，系里让我参加铸工车间劳动，

勤工俭学。这一时期我有空就看小说，清

华大学图书馆中外古今的小说都有，我看

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还有普希金的诗，什么都

看，看完一本换一本，看了不少。1958

年9月在参加完反右补课后，我们就毕业

了，学校隆重欢送毕业生走上祖国建设岗

位。我和李霭、李嘉樑、王炎康、杜兴义

5人第一批被分配到二机部。从此，我们

结束了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涯，告别清华

园，走上工作岗位。

在 401 所的日子

二机部招待所就在三里河部大楼旁的

一栋楼里，新分来的人是全国各大学各专

业的毕业生，都在此报到，先集训一个

月，然后再进行分配，到各基层单位去。

集训首先是听大报告，有宋任穷部长和钱

三强副部长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要求我

们苦战三年，基本掌握尖端技术，提倡边

干边学，准备做一辈子无名英雄。钱副部

长的报告很生动，我们第一次听到原子核

爆炸时的三大威力：核辐射、冲击波和

光辐射的详细描述。集训时还有参观游

览，这对于在北京毕业的同学就不是

新鲜事了。

集训结束，我们清华大学5人被

分配到位于北京西南的401所。我们

到所里时，这里刚刚完成一堆（101

重水实验堆）一器（加速器）的建

设，我和李霭二人被分到2室22组罗

安仁领导的大组工作。这个大组的目

标是建立零功率堆实验室，厂房正在

设计施工，厂房内的大设备包括操纵

保护系统和电子仪器，已由401所内

各专业室负责，2室22组承担的是核心装

置设计加工以及建成后的运行、测量等工

作。零功率堆活性区是一个新项目，是核

心设施，涉及核安全，主要是为了培训设

计、运行方面人才的。我和李霭、曾乃工

跟苏联专家沃罗皮尧夫做活性区结构设

计，罗安仁组长为我们做俄语翻译工作。

在我们被分配到小组前，专家已做了安全

规程方面的讲解，由罗组长翻译，资料十

分详细。401所领导要求大家像挤牛奶一

样多向专家学习，吸取他们的经验。罗

组长每周举办一次学习经验交流会，所

以 401所的人学习风气很盛，同志间互相

交流工作心得、互相学习，使集体快速成

长。我们从老同志那里学习制作探测片的

方法，如罗璋琳、李茂季、苏炳文同志教

我们用擀面条一样的办法，使用压辊重新

压制铟探测器；用冲膜切割成圆片，厚度

不合格的重压，和做饺子皮一样。我们晚

上还参加法语学习，室主任何泽慧先生还

组织人把波特教授《对青年物理学家的忠

告》德文版翻译出来，让大家学习。我们

在那种环境下成长是很幸福的。

1959年4月至7月，我和王豫生、杨

何泽慧先生（前排左3）在401所广场欢送研究室

同志去山西平遥县参加劳动锻炼，前排右2为陈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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祯、巩玲华、杨润棠等同志参加了去山西

平遥的劳动锻炼。根据中央指示，我们这

些“三门干部”都要下乡接受一年再教

育，钱三强先生还亲自下去体验了一段时

间，回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报告。我们下乡

前，部分干部同志还提前去了解乡情，告

诉我们一些易误会的方言。这一期劳动锻

炼，我和王豫生提前回来，室里要我跟尼

柯尔斯基专家做反应堆参数测量。经过这

4个月的劳动锻炼，我的胃病也好了，人

也长胖了。

跟随尼柯尔斯基专家做参数测量工

作，401所有很好的条件。在清华大学接

受过杨承宗老师的授课，我完全可以不费

劲地接受任务。苏联专家热情辅导，不厌

其烦地回答我的一切问题。后来在专家

回国前的欢送会上，他说：“如果没有她

（指我）的工作，我今天恐怕还回不了

国。”其实只是我的提问多一些，接触他

的次数多一些而已，我们都是像挤牛奶一

样争取多吸收一些专家经验。他布置完一

项任务，我们立即完成，然后再接受新任

务。专家的表态说明他不讨厌我提问题，

我感到很欣慰。最后他还敬了我酒，等我

喝完，他说：“她喝酒和做工作一样痛

快。”

从1959年7月到1960年5月，我跟尼柯

尔斯基专家学习了近一年时间。1960年8

月，苏联专家全部撤回，我们专业再也没

有新的专家来，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

为完成动力堆研究设计，我们自力更生地

搞起了东风3号零功率装置，在扩初设计

阶段要做大量的零功率实验，以校核计算

程序。我也参加了东风3号的零功率运行

实验的值班运行，一天几班倒做水位法临

界实验。

我1960年5月结的婚，此时三年困难

时期的苗头已经显露，到1962年8月我儿

子已经满月了。其间，有时汽车缺乏燃

油，我们从401所进城也需要坐火车，但

是在401所工作，每天保证有牛奶供应，

所以我还没有饿过肚子。这阵子提倡

“工业学大庆”，大家工作劲头还是很

足的。

1960年11月7日，在我值班运行时发

生了一次短周期事故，这是我终生难忘

的。东风3号上的水位法临界实验，是为

动力堆堆芯设计临界计算程序作校核验证

的。实验时活性区燃料装载量会大大超过

临界值，因此需要添加慢化剂来达到临

界，寻找临界水位。实验变化方案有上千

个，为争时间抢速度，一天完成两三个临

界实验是常事。室里大部分运行班采用分

段控制加水速度的办法：第一步用大橡皮

管向堆芯注水；第二步用大盆向活性区增

加水，到达可以外推计数求临界值时，按

规程规定外推值的1/2加水；第三步用量

杯加水。有的方案若多加1000毫升水即会

达到瞬发临界，这时必须十分小心。室里

已经顺利地完成很多方案的临界水位实

验。我所在的班由周眉清同志任值班长，

我任物理员，两个复员军人为操纵员，逯

永清任大厅员，我们班前几次做的速度较

慢，后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第一步加快速

度。值班会上我提出这个建议，先用橡皮

管注水到栅格板下，然后用盆加水，大家

也同意这么做。值班长亲自执橡皮管在坑

底大桶旁加水，头伸入大桶看水位。可能

他本来也不愿意这么做的，心中在嘀咕，

结果水位一下就加到临界了。操纵员警告

仪器有反应，得赶紧撤走水管，上面大厅

员快速拧阀门。慌忙中值班长把水管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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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未拿出桶外，水还继续向活性区流，

最后仪器触发保护系统落下安全棒停堆。

我们测得当时功率上升周期为2秒，若再

多加入一些水就到瞬发临界了。国外已有

瞬发临界的事故发生，他们仅仅是改变了

一个容器的形状，直到看见切伦科夫蓝光

才知瞬发临界到了，操作人员在容器旁边

受到大剂量照射。所以这次事故是十分危

险的。当时，李毅所长下令停止工作两

周，整顿思想，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找到

问题根源。11月21日，李毅所长来组里宣

布成立新实验室，22组从2室独立出来，

任命符德璠同志为室主任，牟维强为室

支部书记，罗安仁为室副主任，加强班子

领导。

困难时期过去后到1966年，在罗安仁

同志领导下，我们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的步

伐，这一段时期新的测量方法涌现出来，

大家的眼界也开了，可以又安全又准确地

测量堆动力学参数。

1965年12月到1966年5月，我第二次

下乡，在河南修武参加“四清”工作队，

我爱人也在河南安阳参加“四清”工作

队，孩子由婆婆带到常州老家。“四清”

一结束，我去常州接孩子回北京，婆婆也

一起来了北京。一出北京站，到处是“打

倒三家村”的大字报。

1966年以后，动力堆建设工程重新上

马，作为三线建设项目之一，地点定在四

川成都附近，我们45室承担了两个零功率

装置建设的任务。45室原已确定了彭凤、

夏翊等一个大组人员准备这项任务，但是

随后二人先后因故退出，经过室里调整，

由我替补这一空缺，任大组长，建设任务

逐步转移到我身上。

1967年5月，我陪盛维兰去建设工

地，顺便了解两个工号的土建进展情况。

回京后，我一方面继续完成值班运行，并

为工程建设配齐和培训人员，准备好搬往

工程所在地的工作，包括解决运输设备、

燃料元件的问题，以及资料的誊抄、复制

工作；另一方面为工程建设订购一批新仪

器、设备。100多项订单已由彭凤提出，

为落实订货，我参加了部里组织的两次大

型订货会议，第一次在民族饭店，第二次

在香山饭店。大型的实验非标准设备是第

一次生产，落实较困难，直到1967年8月

30日中央军委特别公函下达后，形势才好

转。1968年7月18日毛主席批示下达后，

工作进展更顺利了。我们给厂方提出的完

成时间是很紧的，我向他们详细交底，商

定仪器框图，在一台通用机上做线路试

验，确定指标及交货时间，订立正式合

同。随后确定我方派两人驻厂，厂方加班

加点赶进度，在全厂停工闹革命的情况

下，只有我们的项目在进行。到1969年4

月26日验收完发货，任务按时完成。

在九〇九基地的 16 年

1968年5月入川工作时，我33岁，到

1984年末调到武汉关山105所时49岁，我

在九〇九基地工作整整16年。这生命中的

黄金16年，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

1968年5月，根据工地建设的进度，

我们决定提前入川，在动力堆启动前早一

些发挥两个零功率装置的作用。当时临时

选出一个两人组成的勤务组来领导这次搬

迁。我是勤务组组长，周铨康为副组长。

先入川的有谭日林、张秀琴、陈发培、于

青、赵翼瑜、黄文楼、陈绍能、何乾明、

陈志模、陈曾涤、樊坚、梁振生、张林

发、郑仲实、吴坤炳、盛维兰、沈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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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纪生等人留了下来。在上海先锋电机厂

驻厂的有刘福生、梁建宗、唐国兴三人，

在北京驻厂的有谢玉琪、杨岐二人。这20

多人除一位是工人外，其余都是1963到

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已在401所培

训三年以上，对工作已经熟练。

在“工业学大庆”影响下，大家以

“先生产后生活”为指导，本着“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比大部队提

前一年多到工地。我们的工号是建得最远

的一个，为方便工作，大家决定住在工号

里，用办公桌当床。开始还觉得很顺利，

我白天代表工号去开会，晚上计划第二天

要干什么事，但安装调试工作头绪很多，

两个工号同时进行，每天都很忙碌。

2号点家属宿舍区和工程指挥部之间

建了许多小工号，是为完成196模式堆启

动服务的。大家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互

不往来，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

相往来”的味道。各工号内部也无官兵

之分，一律平等，组长和副组长由选举产

生。基地指挥部召开工作现场会，每天彭

士禄和赵仁恺两位总工从1号点过来，下

午各自带着指令回工号传达。当时上级规

定我们不搞运动，只能正面教育，有时开

大会传达报告。

自从我去工程建设基地后，儿子跟他

奶奶住在北京东郊机场叔叔家，他婶婶生

了孩子，两个孩子奶奶管不过来。有一次

我孩子在楼下玩，正低头蹲在地上玩沙

子，楼上小孩将一把小刀扔下来，正好把

他一只大拇指指甲盖削掉了，痛得孩子大

叫起来。奶奶听见哭声才下楼来。总算万

幸，万一偏一寸扔到头顶上后果不堪设

想。出差期间我又去东郊看了他一次。

从北京回川，军管会已进驻基地。不

久715所以韩铎、臧明昌为首的物理组人

员搬迁至工地，一比一模拟实验用零功率

实验室18-5已竣工，我们两支队伍合并在

18-5办公。为赶在动力堆启动前把一比一

模拟实验做完，我们加班加点地运行，有

一段时间是一天三班倒，24小时不停工。

由于当时计算技术落后，通量测量数据

计算完时，堆芯元件已撤走了，经过调

整后的数据，只能等第二炉燃料到货后

再测。

1970年8月30日，我国第一个动力堆

达到满功率，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有一

些技术问题也在第二个堆芯上复测解决。

我爱人1970年5月也调到四川工作，

一家人都到山沟里生活了。搬家时我因

为工作正忙，也没有回北京，丢了两件东

西，使我很有些心痛，一是一本孙中山纪

念画册，二是母亲送我的一套精美盖碗

茶具。

从1973年10月到1980年10月，我们总

共做过7次实验，其目的是为得到反应堆

动态参数随燃耗加深的变化数据，了解堆

芯燃耗末期与初期的变化和可燃毒物管浓

度匹配是否合适，以及裂变同位素的生成

变化情况。这种实验困难是很多的，在技

术攻关过程中我们科研人员团结一心，不

忘初心。事实证明，我国的技术已经超过

了同时代的美国，最初被认为落后的压水

堆堆芯，变为被全世界广泛应用的堆芯。

2013年，我国海军宣布我国核潜艇42年无

事故安全运行，证实了我国技术已经走在

世界前列。

在这些年的攻关中，我们九〇九基地

的科研人员和工人无不本着党的教导去努

力，完成任务，不计个人得失，在国家国

防建设中我们可谓功不可没。


